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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铜活字本。 笔者所引陈梦雷诗文分别出自 《松鹤山房诗集》 （简称 《诗集》） 与 《松鹤山房文集》 （简称 《文集》），
后文不再一一加注。

“三藩之乱” 影响下陈梦雷诗文的情感内涵
张晓红， 岳梦思

（集美大学 文学院， 福建 厦门 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陈梦雷悲剧人生的根源， 在于 “三藩之乱”。 其坎坷的人生、 丰富的阅历以及复杂的情感体验

在作品中得到了真实而充分的表现， 具有感发人心的力量， 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 遭遇坎壈的悲哀、 忠孝

两难的痛苦与伪降而心迹难明的苦闷； 忠君报恩的至诚和无奈； 欲孝而未孝的痛楚以及知音难觅的孤独与

朋友失信的痛恨。

［关键词］ “三藩之乱”； 陈梦雷诗文； 情感内涵

［中图分类号］ Ｉ ２０６􀆰 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８⁃８８９Ｘ （２０１９） ０３⁃００８１⁃０７

陈梦雷 （１６５１ － ？）， 字则震， 号省斋， 晚

号松鹤老人， 福建侯官 （今福州） 人， 编纂了

《古今图书集成》， 著有 《周易浅述》 《闲止书堂

集钞》 《松鹤山房诗集》 《松鹤山房文集》 等。
考察陈梦雷的生平及文学、 学术活动， 皆与

“三藩之乱” 密切相关， 但学界目前对其研究主

要集中在他与李光地的绝交及 “蜡丸疏” 是非

之争、 易学成就、 《古今图书集成》 编纂等方

面， 对其诗文创作受 “三藩之乱” 的影响所形

成的感人情怀尚无专文论及， 故此加以探析。
陈梦 雷 一 生 两 度 大 起 大 落。 康 熙 九 年

（１６７０） 弱冠举进士， 选庶吉士， 为编修， 荣极

一时， 是为一大起。 然时运不济， 康熙十二年

（１６７３） 回乡不久即逢耿精忠叛乱， 被逼授伪

职， 虽托病不出， 然终究论罪， 于康熙二十一年

（１６８２） 流放尚阳堡为奴， 是为一大落。 居沈阳

１７ 年， 不断救赎， 于康熙三十七年 （１６９８） 康

熙帝谒陵途中进献 《圣德神功恭纪》 诗而得赦

回京， 为皇三子允祉之师， 是又一大起。 ２４ 年

后， 康熙驾崩， 雍正登基， 再谪黑龙江卜魁， 并

终老其地［１］１９， 是又一大落。 陈梦雷的一生， 是

悲剧的一生， 而其悲剧人生的根源， 便是 “三

藩之乱”。 具体而言， 则为耿精忠叛乱， 史书多

称 “甲寅闽变 ／乱 ／警” “甲寅之变 ／乱 ／警” “闽
藩作乱” “闽逆变乱” 等。 “三藩之乱” 是清廷

撤除平南王尚可喜、 平西王吴三桂、 靖南王耿精

忠三藩王而引发的一场大规模叛乱， 自康熙十二

年 （１６７３） 十一月吴三桂于云南起事至康熙二

十年 （１６８１） 九月吴子世璠自杀， 长达 ８ 年，
烽火遍及云贵、 川湖、 闽浙、 两广、 陕甘等 １３
省。 “甲寅闽变” 则始于康熙甲寅 （１６７４） 三

月， 丙辰 （１６７６） 十月以耿氏投降结束， 不及 ３
年。①从历史长河来看， “三藩之乱” 是个微不足

道的事件， 然而对于与之遭遇的个体而言， 却影

响深远。 陈梦雷便是其中典型。
王掞在 《松鹤山房诗集·序》 说他如 “自

古劳人志士， 遭时坎壈， 其抑塞磊落之气无所表

见， 往往发而为文”。 甲寅闽变所造成的陈梦雷

人生之大起大落、 大悲大喜、 大辱大荣， 实属罕

有， 由此而表现于作品中的情感之丰富动人亦较

少人能与之匹敌。 时人以为贯穿陈氏诗文的核心

情感是忠君与孝思， 如黄叔威说他 “犹幸诗文

寄托， 得以备征忠孝之情”； 林皦言其 “有君而

忠不得达， 有亲而丧不得奔， 恋君慕亲， 满腔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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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 皆于诗文发之”； 诸葛璐也说 “其为文……
莫非忠君爱国之心。 真屈、 宋之精华”。②观其诗

文， 围绕着忠孝之情， 实有浓烈而丰富、 直率而

隐微、 复杂而矛盾、 哀怨而激愤的多样情感， 主

要表现为以下四方面：

　 　 一、 遭遇坎壈的悲哀、 忠孝两难
的痛苦与伪降而心迹难明的苦闷

　 　 ２３ 岁之前， 陈梦雷的人生一路坦途， 然而

耿乱却突如其来， 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 让他面

临忠孝、 生死的艰难抉择。 对于一个年轻生命而

言， 人生的重要篇章才刚刚奏响， 怎能就此谢

幕？ 建功立业尚需时日， 又怎能如鸿毛般死去？
父母年老， 作为长子， 又怎能轻易就死？ 正如他

自言： “白发在堂， 奚忍毁巢破卵； 丹衷未泯，
宁甘屈节事人？” （《文集》 卷十一 《丁巳秋道山

募建普度引》） 艰难取舍， 他选择了尽孝， 选择

了活着， 选择了投降。 他在 《文集》 卷二 《康
熙十五年上康亲王启》 中所言 “夫人臣慷慨致

身， 自属分内， 何至忍死偷生， 行同狗彘？ 但受

害于逆党， 祸必及于老亲； 正法于圣朝， 或得矜

全父母” 当属肺腑之言。 “三藩之乱” 声势浩

大， “伪檄所至， 叛者四起， 势如鼎沸” ［２］， 遍

及十余省。 当时形势， 为国捐躯者少而被迫或主

动从叛者多。 耿氏叛起， 除福州知府王之义、 建

宁同知喻三畏、 闽县知县鞠维谦、 侯官知县刘嘉

猷乱中被杀， 总督范承谟被缚外， 唯汀漳道陈启

泰 “从容尽节， 慷慨成仁” ［３］， 其他如巡抚刘秉

政、 按察司席式、 兵道吕应斗、 粮道李学诗、 福

州城守副将沈伟等皆投降［４］， 原黄岩镇总兵武

灏积极响应， 提督王进功、 兴化总兵马惟兴、 海

澄总兵赵德胜、 漳浦总兵刘炎并道台、 知府等俱

从叛， 海澄公黄梧也被迫剪辫［５］。 陈一介文弱

书生， 投降实属不得已之权宜行为。 怀抱 “若
才足有为， 徐图进取， 隐忍依人， 权以济事”
（ 《诗集》 黄 来 《序》） 的想法， 他一面称病

不任职， 一面刺探消息， 离间耿氏。 但对于像他

这样出生于清， 得功名于清、 期建功立业于清的

旧时士人来说， 这个选择自然是很痛苦的， 因为

这不仅意味着被刑的危险， 也背负了 “不忠”

的道德耻辱和无人诉说的孤独。 耿乱一年多未作

一文。 康熙十四年 （１６７５） 六月， 友人吴遵生

突然病逝， 巨大的悲痛使得他 “情至文生”， 写

下了 《祭吴瘦斋文》 （ 《文集》 卷十八）。 此文

开篇即讨论生死问题： “呜呼！ 天地间生必有

死， 理也。 顾天地间， 有可以死之人， 有可以不

死之人。 可以死而不死， 虽生而等于死。 可以不

死而死， 虽死而等于不死。 盖生必有所以生， 死

必有所以死， 不得贪生而畏死， 亦不得醉生而梦

死。” 借悼念吴遵生阐发其生死观———无论生死

都要有意义。 这也是他对自己选择 “生” 的解

答。 是年秋， 城南寺院一棵巨松为风雨所拔， 他

触景生情， 作 《松树为风雨所拔叹》 （ 《诗集》
卷二） 诗， 以松 “花卉摧残不知数， 万树龙鳞

尽剥落” 的惨况， 形象表达了自己的境况。 虽

然坚信 “风清雨霁会有时”， 松树将 “结盖摩娑

插霄汉”， 但仍担忧 “失势恐被连根折”。 他在

《诗集》 卷四 《乙卯秋送友之延津》 向朋友倾诉

“乾坤有恨凭谁诉， 歌哭无声藉酒宽” 的无助，
《友人问疾座有鼓琴者命余续弹未果因贻余诗有

琴声无复后人弹之句遂依韵奉和》 抒发 “苦调

逢人末忍弹” 的苦楚， 卷二 《赠黄西津总戎海

澄》 述说 “愧我幽囚身困辱” 的羞愧。 卷一

《乙卯拟古诗十九首》 尤多无奈悲酸之叹， 如

“欲济无津梁， 吞声自哽咽” （ 《行行重行行》）
等。 《西郊杂咏》 其十四更以比兴手法， 用南飞

的鸿鹄比况自己和李光地， 李在 “弋人方见逐”
时 “耸翮入云端”， 逃脱了耿的魔掌， 自己却被

网住而无法展翅， 只能自我摧残： “一投网罗

中， 临风思振翰。 樊笼不可骋， 且复自摧残。”
耿乱中陈想有所建树， 但因能力、 方法和运

气等因素， 未获实绩， “空怀图报之诚， 终无实

效可见” （ 《文集》 卷二 《康熙十五年上康亲王

启》）。 康熙十五年 （１６７６） 十月康亲王入闽，
耿精忠投降， 陈无功可表， 只能上书请罪。 字里

行间， 满是痛苦无奈。 与此同时， 李光地因蜡丸

疏上达而升为内阁学士。 耿变之初二人相约互

保， 此时李因丁忧而无法入京， 陈只好于康熙十

七年 （１６７８） 春独自北上， “自信三年心迹， 舆

论共嗟， 不必待人而白” （ 《文集》 卷十三 《与

李厚庵绝交书》）。 至京后非但无路自白， 更遭

奸人诬告， 言其为伪学士， 不得不遣人回家请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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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督抚呈文。 时新任巡抚吴兴祚在泉州， 陈父便

辗转求李光地代请， 李却拖延未办。 陈滞留京

师， 穷愁无奈， 悲歌嗟叹， 留下诸多篇章。
康熙十九年 （１６８０） 九月入狱， 他一面悲

愤于谣言之中伤： “方寸谁明谤早侵， 蜡书偏阻

爰书寻。” 一面强调自己的忠心： “七载孤臣日

夜心。” （ 《诗集》 卷四 《西曹坐系书怀兼寄两

弟》 其一） 因无法自明， 引李以救， 而李仍敷

衍拖延。 在对朋友失信的痛恨中， 又闻知母亲去

世， 悲愤交加， 于次年八月写下 《抒哀》 （ 《文

集》 卷二十）， 以骚体赋的形式抒发了他的种种

哀苦。 有突遭变故的无辜： “体养志以娱亲兮，
驾言返于故闾。 就颐而致困兮， 蜂虿忽于所

图。” 有赤胆忠心而遭遇谣诼的无奈： “虑竭于

公家兮， 躬弗阅其非辱也……众口之烁金兮， 萋

菲积而日滋。” 有入狱的催肝裂胆、 神情恍惚之

悲： “泪崩泉而继血兮， 足躃踊而就僵。 神漠漠

其阒灭兮， 息曀奄其渺茫。” 有对命运不公的控

诉： “何昊天独降余以闵凶兮， 夺所恃以何穷。”
有软弱无力的哀鸣： “号天其莫援兮， 触地而无

傍” “哀罗织而莫舒兮， 忘缧绁之为痡”。 陈寿

祺 《陈编修梦雷传》 录此全文， 以为 “诡激于

文词”， 虽言过其实， “然志足悲也” ［６］， 可谓其

抒哀之代表作。
康熙二十一年 （１６８２） 三月发往盛京， “登

途之日， 奔车历险， 支折体疲， 裘敞絮单， 朔风

砭骨。 加以两人耦系， 起卧与俱， 击柝稽巡， 若

囚犬彘” （ 《文集》 卷十三 《抵奉天与徐健庵

书》）。 境遇虽惨， 然与心迹难明的痛苦相比，
实在微不足道。 其苦痛在 《诗集》 卷一 《丁卯

初夏黄叔威以古诗八首见赠拟古妾薄命以答之》
诗中表现得极为突出。 此诗以夫妻比君臣， 婉转

缠绵地表达了他忠君而未能尽忠、 忠心而无实效

可验以致被贬的痛心， 恋君而不忍死以及坚信君

臣终将遇合、 己将改过自新以耐心等待时机的心

态， 最后悲叹 “我命实不犹， 我意良苦辛”， 并

以 “诉毕纵悲歌， 永夜泣幽咽。 边风动地来，
长夏为飞雪” 结束， 令人唏嘘不已。

陈之遭遇耿乱， 是个人无法控制的； 奸人之

诬告， 也是自身无能为力的； 蜡书受阻， 心迹难

辨， 可谓 “命奇”。 其情思悲怨， 其诗文动人。

二、 忠君报恩的至诚和无奈

陈梦雷有着强烈的事功之心， 本想建功立

业， 光宗耀祖， 而耿乱却使他梦想破灭。 陈之忠

君当非虚言， 杨文言说他 “举家三十口坐困岩

城， 老亲稚弱， 惴惴啼号， 而仇人虎视， 一岁濒

死者， 三四孱焉。 瘠病介乎兵刃之间， 而得当报

称之思， 百沮而不挠” （ 《诗集·序》）。 杨是耿

氏幕僚， 是陈在耿乱期间的知情者， 也是李、 陈

合谋的参与者与见证者； 他一生以布衣身份游走

于高官显宦之间， 与陈、 李二人都保持着友好关

系， 其言可信。 方外之人乔逸人也说： “丙辰

（１６７６） 之岁， 余得晤省斋于许氏之拜云楼。 时

方在蒹葭白露中， 结山榛隰苓之想。 余每欲导之

以返本归真， 而省斋意在有所建竖， 以报知遇，
固匆匆未能也。” （ 《诗集·序》） 建功以报君恩

的想法是支撑陈梦雷活着的强大精神动力， 也是

他博取统治者宽宥的关键。
陈三次递送蜡书失败， 无功可表。 耿氏投降

后， 他以 “胁从” 从宽处理， 上亲王启请罪时

坦言自己 “不能轰轰烈烈立廉耻之防， 为节义

之倡” （ 《康熙十五年上康亲王启》）， 在 “当诛

三罪” 的沉痛陈述中表达了未能尽忠守节的痛

苦。 康熙十六年 （１６７７） 中元节， 当道山西意

大师修斋以度幽冥而乞言时， 他重申了蜡书道阻

的无功之憾和方寸可对天地鬼神的忠贞， 也表达

了面对忠魂的羞愧： “蜡书道阻， 重关逆命， 固

辞托病……昔日呼牛则牛， 呼马则马， 只是存方

寸以对天地鬼神； 今日生我国恩， 死我国法， 尚

可沥生平以告君亲师友。 读书济世， 始愿己亏；
蒙耻救民， 此心犹在。 愧忠魂于地下， 徒伤死难

之诸臣。” （ 《丁巳秋道山募建普度引》）
即便入狱， 自觉如介子推一般有功而被祸，

“逃赏介推徒自苦， 焚山何事祸相寻” （ 《西曹

坐系书怀兼寄两弟》 其二）， 但仍以 “勤思忠

孝莫伤神” （其五） 与两弟共勉。 忠君之怀，
令人动容。

贬谪沈阳后他在给李光地、 徐乾学、 富云麓

等人的书信中多次诉说其伪降之实， 以明其忠君

之心。 如 《与李厚庵绝交书》 云：
昔甲寅之变， 不孝遁迹僧寺， 逆党刃胁老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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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 不孝挺身往代， 刀铍林立， 蹀尸践血， 不

孝恬不为动。 见贼不跪， 语不为屈， 以为苟得全

亲一身， 死不足恨耳。 逆怒将置于刑， 已复放

归， 不孝即削发披缁， 杜门旬日。 逆贼分曹授

官， 不以相及， 自幸得免。 贼臣教以遍加网罗，
防杜不测， 遂胁以伪官。 然不孝就拘而往， 不受

事而归， 辞其印札， 不赴朝贺， 瘠形托病， 三年

一日， 此遍国所共闻， 有心所共叹。
陈梦雷被赦免死， 不能忘也不敢忘的更是君

恩。 他一方面开馆授徒， 培养人才， 期望他们能

有所建树以报国尽忠。 如 《诗集》 卷三 《戒诸

生》 批评学生耽于游戏， 不思进取， 要求他们

“励志宜终始” （其二）。 虽然自己 “十载飘零

后， 萧然老病侵”， 但只要 “诸生能报国”， 也

可 “差慰逐臣心” （其三）。 卷八 《劝诸生》 其

一又有 “绛帐开来已十年， 逐臣方寸矢苍天。
得人报国平生愿， 此愿而今恐渺然” 的期望和

担心。 另一方面接受奉天府尹及承德、 海城、 盖

平等县令的邀请主修地方志， 努力作为。 他也劝

勉朋友们积极进取， 如写信鼓励杨文言积极作

为， “无作小山丛桂之恋。” （ 《文集》 卷十三

《答杨道声书》） 谆谆告诫同年德格勒 “臣子致

身之日也， 所愿入告根本至诚， 要归忠厚， 毋杂

申韩以伤国家元气”。 虽然自己 “沦陷洉污， 湔

洗无日， 求为圣世扶杖观化之民不可得”， 但是

“朋友能行其志， 犹慰所怀”。 述及自己 “梦寐

中君国民生犹殷然在念， 觉寤， 不觉泪之盈睫

也”。 正如得一道人所言： “尺幅中忠爱之思，
溢于言外。” （ 《文集》 卷十三 《与德子萼书》）

陈梦雷在奉天始终没有放弃救赎， 当康熙三

十五年 （１６９６） 捐赎未果后， 他意识到唯一可

行之法便是面见康熙表其忠心。 此招果然见效，
康熙三十七年 （１６９８） 冬终于得赦回京。 对皇

上再生之恩他感激涕零， 更加抱定了竭尽余生以

报效的想法。 这种情感在其后期作品中多有表

现， 如 《文集》 卷一 《三十八年正月二十一日

疏》 极为动情地记录了在抚顺拜见康熙的整个

过程， 并表达了效死图报的迫切心情： “臣何人

斯？ 乃蒙我皇上非常之恩， 大小臣子稀有之遇。
凡有血气心知， 无不闻风感泣。 而臣进京已一

月， 未效涓埃之报， 臣昼夜何以自安？ 伏念臣赋

性愚拙， 筋力孱弱， 止此一点血诚， 此外无一可

以自信， 而效死图报心切， 虽赴汤蹈火， 有所不

避。” 康熙四十一年 （１７０２） 冬， 五岁之女、 三

岁之男相继因天花殇， 他忧伤成疾， 康熙得知后

书 “万树江边杏， 新开一夜风， 满园深浅色，
照在绿波中” ２０ 字以赐， 梦雷感泣不已； 允祉

上报此情， 康熙说 “朕活之至此而三矣， 其感

泣宜也”， 梦雷知悉， 连夜带病作 《蒙赐御书恭

纪圣恩歌》， 表达了 “恩再三而逾分， 报万一以

何能？ 刻骨竭诚， 犹愿抒忠于奕世” 的感激和

忠心。 得一道人对此诗有 “实境实情， 信手写

出， 尺幅中声与泪俱， 诚能格天， 非虚语也”
的评价。 （ 《文集》 卷二 《蒙赐御书恭纪圣恩歌

有序》） 自回京至再贬， 作为皇三子的侍从， 他

２３ 年如一日辛勤工作， 先是以一己之力量， 编

纂了 ３ ６００ 余卷的 《汇编》， 后经康熙特旨， 在

此基础上纂修 《古今图书集成》， 他对皇恩的报

答不可谓不竭力、 不丰厚。
可是， 对于陈梦雷的竭力报恩， 作为最高统

治者的康熙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 甚至残忍拒绝

了陈所提回乡一次以祭奠父母坟墓的恳求。 雍正

上台后更是迅速将他远谪， 不知年过古稀的他在

戍所时对自己尽心效忠作何感想。 事实上， 陈梦

雷的忠君有着很多无奈， 在 “溥天之下， 莫非

王土； 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 ［７］ 的专制时代， 个

体根本无力与强权抗衡， 其生死完全由最高统治

者掌控。 耿乱中他不得已而投降， 其后即便想做

一介布衣已不可得， 因此， 他的忠君也是一种不

得不为之的妥协。 只有妥协， 才能生存； 只有效

忠， 才能实现建功立业、 著书立说的理想， 也才

能让亲人过上稍好的日子。 他晚年在给陈东启

《数学举要》 作序时说： “人生遇合， 如风吹落

花， 或厕或茵， 风不必有爱憎， 花亦可无德怨计

……比入都而竭思鉥肾， 著述万千， 苦口披鳞，
剖沥肺腑， 亦只如风行云逝、 花谢水流， 其于德

怨功罪、 荣辱升沉， 固无一可必也。” （ 《文集》
卷十 《陈东启数学举要序》） 在历经磨难、 阅尽

沧桑后的洞达中有着深深的无奈。 当康熙不允其

回乡省父母坟墓后， 他活着的唯一姿态便是效

忠； 当新主子认为他不能为自己效忠且有威胁

时， 便又被发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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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欲孝而未孝的痛楚

陈梦雷是个孝子， 耿乱前几乎没有离开过父

母。 中进士后全家进京， 因母亲水土不服而返

乡， 却遭遇耿乱。 面对逼诱他无所畏惧， 然而其

父被执， 他却不得不慎重考量， 最终为保全父亲

而选择了伪降。 耿氏败后， 他为了辩白， 不得不

独自奔波。 在旅途中， 他对父母家人始终无比牵

挂。 然而随着他的入狱、 贬谪， 母亲、 父亲相继

离世， 留下的只有无尽的苦痛与悲思。 陈氏不少

作品表达了对父母的孝思， 情感动人。
康熙十七年 （１６７８） 秋刚到京， 他就期望

能赶快回去， “恐动高堂念， 宁堪远地留” （ 《诗

集》 卷三 《燕邸书怀》）。 担忧父母生活无着落：
“只恐承欢缺， 谁为继糗粮。” （ 《诗集》 卷三

《寄家书》） 为了安慰父母， 他报喜不报忧， 言

自己身健兴长， 问题也不要紧， 只是担忧不能侍

奉二老。 又叮嘱三弟勤学以慰父母： “聊将辛苦

志， 差慰老亲心。” （ 《诗集》 卷三 《寄长秋

弟》） 次年冬再次进京， 在苏州就寄信给两位弟

弟， 叮嘱二弟 “辛苦贫家愁菽水， 岁时强笑慰

亲颜” （ 《诗集》 卷四 《吴门寄二弟》）， 告诫三

弟 “书声午夜莫辞寒。 肯将攻苦娱晨夕， 倘慰

高堂得笑欢” （ 《诗集》 卷四 《寄长秋弟》）。 孝

子至情， 于此可见。
康熙十八年 （１６７９） 底， 家中接到吏部革

职的通报， 受此打击， 其母 “从此郁郁成疾，
庚申岁 （１６８０） 之七月， 遂见背矣”。 梦雷于狱

中得知此消息， “五内崩裂”， “日号恸， 设佛像

为先慈礼诵五大部经， 蔬食月余， 毁瘠骨立”，
然而 “又恐以系西曹事伤先府君心， 家信讳其

事， 密札与孺人， 令勉力家政， 以慰老父”。
（ 《文集》 卷十一 《为 蒋 公 募 化 建 大 护 国 寺

引》）。 康熙二十年 （１６８１） 四月以死罪论处，
消息至闽， “城内外骇沸， 族戚造家问讯， 日以

百数， 皆谓旦夕且不测”， 后得知李光地上疏留

中， “急欲安老父， 从飞递谬以宽勉信附邮”
（ 《文集》 卷十九 《原皇清敕封孺人先室李氏行

述》）。 发配奉天之次年， 其妻亦被发遣， 临行

辞别时， 其父泫然曰： “圣天子明见万里外， 吾

儿归容有日。 虽然， 吾老矣。 儿媳行， 何以慰吾

望儿念耶？” 梦雷说他 “述及此”， “肠断欲绝”。
读者 读 之， 也 会 潸 然 泪 下。 康 熙 二 十 三 年

（１６８４） 春， 当闻知父亲已于上年冬去世时， 他

悲痛不已， 写下了感人肺腑的 《皇清原敕封征

仕郎翰林院庶吉士乡饮大宾七十四寿斌侯二府君

行状》 （《文集》 卷十九）， 开篇直抒作为人子不

能侍亲、 父死而又不能奔丧的剧痛： “吾父年

高， 不孝梦雷不获侍养， 病弗及视药， 八千里外

闻讣， 而身在牛马， 欲奔赴哀号， 呼天抢地而不

可得。 不早从吾父于地下， 苟延视息， 虽生犹

死。” 想到父亲 “乃以望耋之年， 目击籍没之

惨； 吁帝阍而无路， 望子妇而不前” 的凄惨，
想到二老相继离世， 而自己 “俱不及侍养， 病

皆不及问医， 将来窆且不及临穴”， 肝肠寸裂，
直呼： “天乎， 地乎！ 惨至此极哉！” 本欲求取

功名以光宗耀祖， 熟料父母却因自己而早亡， 他

后悔至极： “向使不孝不汲汲为禄， 养抱遗经，
守二人膝下， 当不应遭荼酷至此！ 即幸登仕籍

矣， 而能谨守严训， 沉潜学道， 柔顺足以孚友朋

之心， 静晦足以消逆党之忌， 亦不应遭荼酷至

此。” 陈的悲痛是经历了生死磨难之后的切肤体

验， 自然打动人心。 黄 来评曰： “韦氏 《述
祖》， 欧公 《表阡》， 此文兼擅其胜。 末段又加

以悲痛惨怛， 令人不忍竟读。” 确实如此。
陈梦雷赦免归京后成为皇三子之师， 位尊名

高， 且三次获得康熙御书、 对联之赐， 荣耀一

时， 然而四次上疏告假归乡却均未获批， 内心痛

楚， 一再行之于文， 如： “臣有父母， 而生皆不

能奉养， 病皆未侍汤药， 殁皆未亲殓含， 葬皆未

得临穴恸哭， 犹偃仰偷生于世， 何以为人？”
（ 《告假疏》） “臣当年身羁刑部之时， 臣母在籍

身故； 及发遣奉天之后， 臣父在籍病亡。 臣生俱

不及奉养， 死俱未视殓含， 而臣弟幼弱， 又值家

难， 父母草草葬埋， 俱未得所。 今蒙圣恩宠荣至

此， 竟不一念及父母坟墓， 则与禽兽无异， 何颜

侍立皇子之傍？” （《文集》 卷一 《四十八年二月

请假疏》） “臣前于康熙十九年内羁禁刑部之时，
臣母在籍病故； 康熙二十二年， 发遣奉天之后，
臣父在籍身亡， 草草葬埋， 至今未得望坟墓哭奠

一番， 日夜痛心泣血。” （《文集》 卷一 《四十九

年请假疏》） 其情之悲， 令人落泪感喟。 为了获

得回乡许可， 他保证 “求暂假回家省视哭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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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 往返不过五六个月， 则万愿俱毕， 此后未死

之余年， 无一刻非报恩之日”， 然而终究没能打

动康熙。 晚年再贬卜魁， 死于贬所， 乾隆六年

（１７４１） 其子圣奖将其骸骨带回故乡安葬［１］２０，
这才算回了家。 自其于康熙十八年 （１６７９） 离

家， 已过去了整整 ６２ 年。

　 　 四、 知音难觅的孤独与朋友失信
的痛恨

　 　 耿乱之初， 胁迫一切知名人士， 李光地也被

迫来到福州， 见陈梦雷后， 与杨道声一起商议脱

困之法， 约言互保。 康熙十四年 （１６７５） 五月

李光地上蜡丸疏， 次年至京。［８］ 陈对蜡丸署名并

不知情， 但担忧朋友失信， 希望他不忘初心来相

助的心理却是显而易见， 在当年冬所作 《乙卯

拟古诗十九首》 《西郊杂咏》 （ 《诗集》 卷一）
中表现得最为显豁。 如 “岁月已悠悠， 惧君不

我屑” （ 《行行重行行》）、 “知音良未易， 中夜

独永叹” （ 《西北有高楼》）、 “道远难同心， 惧

君不我宝” （ 《西郊杂咏》 其十七）、 “结发与君

知， 相要以终老。 何当一分手， 弃置在远道”
（ 《青青河畔草》）、 “念我同心友， 忧思常苦并。
金石岂不固， 寒暑移尔情。 ……愿君贞初志， 努

力全令名” （ 《明月皎月光》） 等。
李光地因蜡丸疏博得康熙帝的欢心， 升为内

阁学士。 消息至闽， 恰为耿精忠投降之时。 李来

福州， 答应为梦雷呈情。 因为有约在先， 陈寄予

厚望， 然而李一再迟延， 令陈内心不安。 《诗
集》 卷四 《秋兴八首》 就有 “长剑倚天歌楚调，
凄凉宋玉少知音” （其四） 之悲叹。 因当时陈以

“胁从” 从宽处理， 他觉得问题可能不太严重。
但是事态恶化， 先是部议降职， 后有 “蜚语之

讹传、 椒房之加怒、 逆党之诬告” （ 《文集》 卷

四 《与富云麓先生书》）， 竟至锒铛入狱。 此时

唯寄厚望于李， 但是李仍旧拖延， 遂心生怨恨。
《西曹坐系书怀兼寄两弟》 其四以 “酬恩旧拟婴

同杵， 信誓谁知左负羊” 句， 化用 《史记·赵

世家》 所载程婴杵臼合谋保全赵氏孤儿事与

《烈士传》 所记燕国羊角哀与左伯桃为友死之

典， 表达了自己的愤慨和怨恨。 李对营救陈委实

消极， 最后是在徐乾学的请求下， 由徐代写一

疏， 李仅签名而已。 上疏效果很明显， 陈由大辟

转为谪戍奉天。 但是陈仍以为李言而无信， 疏中

未言及二人合谋事， 希冀的赦免未能达成， 因此

郁愤难平， 写下了著名的 《与李厚庵绝交书》。
此文开头即交代二人深厚交情， 并严词斥责对方

用心险恶： “初终殊态， 猜忮其心， 险幻其术，
几陷不孝丧身覆巢而不悔也。” 然后详叙二人交

往经过与耿乱初合谋的细节以及后来事态发展的

经过以及绝交之因。 对李之不救， 初揣测为

“思抑不孝以掩其往事之愆”， 尚可原谅。 而当

陈需请福建督抚呈文， 陈父 “以抚军在泉， 遣

使具呈请咨到京” 时， 李 “竟留其呈词， 不令

投致， 巧延家人， 三月不遣”， 有意拖延； “又
恐同人别为介绍， 贻书巧说， 阻其先容”， 错过

了最佳救助时机时， 陈大疑其用心。 回乡后李当

着都统将军面 “阳为具揭代白”， 后知其 “不过

欲留不孝军前以阻入都之路”， “惘然惊惋， 不

食积日”， 意识到对方 “用心之险， 然未敢尽以

为信也”。 李又负约未上疏， 且对冯溥言 “陈某

十七年入都， 为耿逆探听消息”， 还谴责陈为何

不死， 让陈的信任彻底坍塌， 由怨而生恨， 最终

与之决裂。 此文叙事详实， 情感凄恻动人， 后经

徐乾学进献于康熙帝， 康熙三十二年 （１６９３）
仆人杨昭又将其刻入 《闲止书堂集钞》， 一时影

响极大， 对转变他在康熙心中的形象起了重要作

用。
另外， 贬谪沈阳时所作 《抵奉天与徐健庵

书》 《又与徐健庵书》 《与富云麓先生书》 《与
给谏彭无山先生书》 《贺徐健庵总宪书》 等文都

有对李光地失信的谴责。 陈对李的 “不救之失”
“下石之恨” 长期不能释怀， 这从康熙四十四年

（１７０５） 五月闻听时任直隶巡抚的李严刑拷打致

１２ 人死亡而隐瞒时便欲拟疏弹劾即可见。 由于

李一直受康熙重用， 陈出于无法撼动的徒劳和自

身安危的考虑， 只能长期隐忍。

陈梦雷一生， “其所阅历， 贫贱以之通显，
百死而得一生， 举凡史册所载， 遘遇之奇， 功罪

之致， 无一不身亲而备尝之” （ 《诗集》 杨文言

序）。 他将丰富的人生体验投注入诗文创作之

中， 产生了强烈的震撼人心的力量。 无论是因不

得不投降耿精忠而背负不忠恶名的痛苦以及贬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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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天为奴的耻辱， 还是朋友背信弃义的孤独、 愤

懑与痛恨； 无论是欲尽忠建功而不得的苦痛， 还

是终身报恩的执着与无奈； 无论是欲孝而终未孝

的自责、 亲人亦因己而遭受苦难的悲痛， 还是终

生一省父母坟墓而不得的悲苦无奈， 都是他不得

不言说的 “情”。 复杂丰富的情感铸就其诗文的

感人情怀。 严羽 《沧浪诗话·诗辩》 云： “诗
者， 吟咏情性也。” ［９］ 陈梦雷论文， 亦首重性情，
他说： “论文章者求其真而己。 有真性情而后有

真学问， 有真学问而后有真事功， 此不易之论

也。” （ 《文集》 卷九 《黄叔威见山堂集序》） 以

为 《三百篇》、 陶渊明、 韦应物、 柳宗元、 苏轼

之诗， 皆 “性情之言”； 杜甫 《北征》 《诸将》
诸篇， 其佳不仅 “独在声律字句间” “亦以其性

情所寄者” （ 《文集》 卷十 《洪秋崖诗序》）， 田

肯斋之诗 “性情所寄者远” （ 《文集》 卷九 《田

肯斋先生诗序》）， 故加以揄扬； 洪秋崖论诗

“一以性情之真为主”， 故深表认同。 正如韩愈

所言： “和平之音淡薄， 而愁思之声要妙； 欢愉

之词难工， 而穷苦之言易好也。” ［１０］ 陈之悲剧人

生及其强烈情感， 造成其诗文感发人心的核心力

量， 这些情怀往往相互纠结交错甚至矛盾冲突，
显得极为丰富复杂而又婉转激荡。 正如郭沫若说

屈原 “深幸有一， 不望有二” ［１１］， 陈梦雷之遭

遇， 人皆不愿遭遇， 而此遭遇所造就的作品的感

动人心， 也较少有人能匹敌， 可谓 “失之东隅，
收之桑榆”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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